
!俏"老头
章慧敏

! ! ! !天色黑白不清的时候，倪
炳堃就轻手轻脚地起床了。今
天是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的广
场舞比赛日，他们这支老头舞
蹈队可是要代表长风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代表普陀区文化局
去和全市优秀市民舞蹈团 !"

了。
其实，昨夜他就没睡过安

稳觉，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
手杖舞———《快乐老头》 的一
个又一个动作。他把从开头到
结束的每一个动作在心里做了
一遍又一遍，好像不这么做就
会出差错似的。
想到这里，老倪笑了，他

笑自己过于操心了。是啊，他
们长风老头舞蹈队在各种场合
不晓得跳过多少次了，哪位老
人不是把动作背得滚瓜烂熟
的？可是，要想和全市的优秀
舞蹈队比拼，他们这支平均年
纪 #$岁的老头舞蹈队，年岁
要比别人长一辈，腿脚要比别
人硬一倍，反应和记性更是比
别人家背。如果要问还有什么

优势的话，那就是老头子们特有
的固执和韧劲。
想起自己的老伙伴们，老倪

的眼前就会涌现出一张张鲜活的
脸。队里的 %$多号老头，哪个
不是生龙活虎的？
说到年纪，老倪眼前第一个

浮现出的就是老范。老范大名叫
范善琢，今年 &'岁，是老头舞
蹈队里年纪最大的
一位。你看人家老
大哥，至今腰背笔
挺，衣着整整齐
齐、干干净净。最
可贵的是老范对老头舞蹈队的一
片热忱，他对大家说，虽然他有
儿有女，子女们个个孝顺，但老
伴去世后，他就把舞蹈队当成自
己的家了，只要跳得动，他就要
一直跳下去，以此享受生活，享
受快乐。

老倪看到了张士荣的身影。
这个纺织厂的下岗工人，家里条
件并不好，平常日子经常是中午
泡碗方便面当饭吃，怎么简单、
怎么节约就怎么打发自己。可

是，为了提高舞蹈基本功，他却
不肯节约也不肯马虎，花了钱去
舞蹈专业班学国标舞。如果不是
爱，他怎么舍得对自己节衣缩
食，却不肯拖团队的后腿？
老倪又看到了队里最年轻的

陈生洪的身影。($ 多岁的他开
了间“迷你”卡拉 )"歌厅。人
家做生意是跟着客人转，他却是

跟着排练走。遇到
排练日子，他宁肯
不开门，或者早关
门也不会迟到缺
席。偏偏老陈家还

有特殊情况，他结婚晚，孩子
小，老母亲这个“药罐子”也需
要他照顾。这在别人是个麻烦
事，老陈却总有办法解决。遇到
这种情况，他就把 &$多岁的老
娘和年幼的孩子带来排练厅，孩
子睡一觉休息好了，老娘看排练
精神好了，反正亲人在他的眼皮
底下，老陈便放心了。
老倪这时更看到了老队长华

逢蔚。老倪自我感觉在老华身上
学到了许多许多。这位中科院生

理研究所退休的科研人员，因为
工作性质必须一丝不苟，所以在
对待跳舞的问题上同样尽心尽
力。*+ 年前老华那句“要跳就
要跳得最好，不能捣浆糊”的表
态至今仍让老倪记忆犹新。在老
倪看来，老华的观点在任何事上
都适用，做事先做人，这就是老
华的为人秉性……

这些年来 %$多个队员汇聚
的一股凝聚力，才得以使老头舞
蹈队一步一个脚印，用实力和成
绩说话，他们不仅走出了长风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还走向了上海
市、乃至全国更大更宽广的舞
台，让更多人认识了这支老头舞
蹈队！
远远的，老倪看到活动中心

大门口已聚集了不少队员。老倪
很激动，他扬起手向队员们招
呼，可他的内心却由衷地感叹，
好一帮俏老头哟！

美甲师怀

着一颗文艺的

心，从零开始，
苦练舞蹈。

十日谈
释放生命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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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长子贾珠青
年早逝，女儿元春入宫为妃，平日难以相
见。贾宝玉衔玉而生，聪颖俊秀，王夫人
对幼子爱如珍宝，也视为日后唯一的依
靠，含在嘴里都怕化了。而贾政却是个
严父，每每要管教不肖儿子，事无巨细，
慈母王夫人都要设法回护宝贝儿子。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写道，贾政

无意中得知宝玉有个丫鬟叫“袭人”，
觉得这个名字刁钻，就问是谁起的。袭
人本姓花珍珠，宝玉见陆游的诗中有
“花气袭人”的句子，便给她改了名字。
王夫人不通诗文，不知“袭人”的来
历，见贾政不悦，怕怪罪宝玉，便为儿
子开脱说：“是老太太起的。”贾母也
不通诗文，这掩饰自然没有骗过贾政，
宝玉还是挨了几句训。
第三十回中，宝玉因为和忠

顺王府的小旦蒋玉菡交好，蒋玉
菡失踪后，王府要来兴师问罪，
贾政又惊又怒。宝玉的庶弟贾环
又诬陷宝玉“淫辱母婢”，逼得
丫鬟金钏儿跳井自尽，贾政怒火
攻心，将宝玉往死里痛打。王夫
人闻讯后匆忙赶来，身为女眷，
也顾不得当时的规矩礼数，就往
贾政的书房冲，声泪俱下地劝丈
夫停手。
王夫人溺爱儿子，宝玉都十

二三岁了，还像对幼儿那般，
“满身满脸摩挲抚弄他”，但作为母亲,

她深知儿子无意仕途经济，终日只爱在
女孩堆里消磨时间，不管教不行,只是
内心纠结、矛盾，舍不得。一天,她听
见袭人说：“论理，我们二爷也须得老
爷教训两顿。若老爷再不管，将来不知
做出什么事来呢。”王夫人大为感动，
从此将袭人视为左臂右膀，还从自己的
月例钱里拨出二两银子一吊钱，让袭人
享受“姨娘”待遇。
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夫人赶走宝玉

喜欢的丫鬟金钏儿和晴雯，导致金钏儿
跳井、晴雯病逝，却赏识早早和宝玉
“偷试云雨情”的袭人，实在颟顸而专
横。殊不知，王夫人赏识、抬举袭人，
正是缘自舐犊深情 ,因为她发现袭人
“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无微不至
地侍奉，常常在一边规谏宝玉。脂批也
称，袭人将宝玉视为终身的依靠，立场
和王夫人非常接近。王夫人巴不得宝玉

身边，都是袭人这样有分
寸的丫鬟，所以由衷地
说：“我就把他交给你
了，好歹留心，保全了
他，就是保全了我。”
王夫人对待金钏儿、晴雯的态度，让

人不由联想起明末清初邹枢的《十美词
纪》。邹枢十五岁时，他的外祖母买了
一个“色态俱绝”的丫鬟如意，服侍他
夜读———这倒和晴雯的来历有点相似。
这位外祖母买美婢让外孙“红袖添香伴
读书”，自然也是希望外孙得到最出挑
的丫鬟服侍，和贾母将晴雯赐予宝玉的
想法一致。那如意不仅将书房打扫得一
尘不染，还颇通诗词。她对《西厢记》和
《花间集》都做了评点，晚上还和邹枢联

诗颂词。邹母发现后，勃然大怒，
斥责道：“我望汝读书，汝但为诗
词，狎昵奴婢！”将如意撵出。
王夫人气恨丫鬟，其实和邹

母一样，是恨儿子不成器。这豪
门世家的母亲，舍不得责罚儿子，
处处护短，觉得儿子全是丫鬟教
唆坏的，把丫鬟撵出去，儿子自然
会好好读书了。金钏儿也罢了，
素日比较轻浮，宝玉被贾政传唤，
心里正不自在呢，金钏儿还没眼
色地和他调笑说：“我这嘴上是
才擦的香浸胭脂，你这会子可吃
不吃了？”如此大胆轻薄，令人

咂舌。而晴雯活泼伶俐，擅长女红，她
因为风流灵巧招人嫉妒，尖刻泼辣使人
怀恨，不幸沦为王夫人的迁怒对象。
同样是中年得子，生于乾隆朝后期

的女诗人高梅阁，在育子一事上，和王
夫人态度大不相同。高梅阁先前子女早
夭，四十岁才有了幼子张安雅。张安雅
后来将母亲生前的教诲集合成 《训子
语》，称高梅阁当年以为命中无子了，
不料有了这么一个聪明的孩子，真是喜
出望外，可她“爱之深则望之切，望之
切则督责不得不严”。高梅阁满腹诗书，
家境清贫，为了让“残年独子”有出
息，硬下心肠，从儿子四五岁起在为
人、读书上对其严加管教，不护短，也
不迁怒，识得大体。
而王夫人，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教

育方法中的问题。不过,即便她能有如
此“觉悟”，贾府里会多留下几个美丽
的女儿，却也少了几段凄美的故事。

地铁守则与内心规范
胡中柱

! ! ! 相信现在出行选择地铁的
人是越来越多了，管理部门为
了规范乘客的行为，制定了
《守则》。读了以后感到，有的
是刚性的，如不能便溺，不准
抽烟等等。有的则不是很严厉，如
车厢内不准饮食，难道低糖症者口
含水果糖也要受罚？恐怕会遭吐
槽。倒是有一些《守则》未加以注
意的细节，值得提出来。在很大程
度上是属于自己内心应该加以规范
的。
譬如架二郎腿，公共场合最好

不要作此姿态，地铁车厢内如是空
畅的，影响别人入座，如是拥挤
的，影响乘客走动。再说，架个二
郎腿，拿脚底板对着人，总是不礼
貌的。从小就唱的“小脚并并拢”，
大了反而不做了？又如上海地铁的
座位，多是一排六座 （& 号线例
外），应该坐六个人。如果是五个
“大模子”，已经坐得满满当当了，
倒也罢了。偏偏是五个绝不需要减
肥的人，彼此之间将自己或是他人
当成刺猬，坐得疏疏朗朗，让第六
人无法入座。有的四人正常就位，
第五人却坐于两个位置之中，还把
个小包包放置于座位上。如果车厢
空着倒也无妨，明明人很多，且有

老人妇孺站着，居然还熟视无睹。
那脸嫩的，宁可站着，也不好意思
发声让人挪挪。其实，该说的时候
还是要说，对于前者，请他们挪一
挪，紧一紧，把该让人坐的位子空
出来，对于后者，客气地问他愿意
坐左边还是右边，包包则请放在身
上。毕竟在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上，
包包或行李不能占座位是天
下通理。
当然，如果已经坐满了

六人，不管是多么的宽松，
也不要让人家再挤挤，让你
坐下，因为别人没有义务为你而受
挤。曾有一次，看到一家约五六人
上车，车内不算拥挤但无空座，见
内中一人抱着孩子，便起身让座，
不意抱孩子的妇人一入座，便大声
嚷嚷，让同行者“一起挤挤”，一
个座位当然坐不下两个人，旁边乘
客不愿受挤便起身离座，于是第三
人进来了。最后，一排座位便由他
们家人占据了，还全然不顾旁人鄙
夷的目光而高声谈笑。

这种需要内心加以规范的
东西还有很多，如已经会走路
的孩子就不要让他们踩在座位
上。车厢内所有的横竖杆都是
供人拉手而不是倚靠更不是当

单杆用的。尤其是上下车门的两边，
靠此站着大约是比车内省力、通
气，可是既影响别人上下车，也影
响下车人拉手平衡身体。这些虽是
小事，却也关系到精神文明、个人
修养。为了发扬正气，是不能像前
述那样为了风度而“脸嫩”，仗义
执言还是需要的。又有一次，一个

%+不到的年轻人斜倚座椅，
脚踩在竖杆上抽烟，旁座的
一对老夫妇看不过眼就说了
几句，此人不但不收敛，反
而对老夫妇出口不逊，对面

也有一小伙，颇有正义感，便发声
声援两位老人家。依旧不买账，还
要和发出指责的人“对开”。正义
小伙冷笑，“对开，要不要找警察
作裁判？”想不到得到的回答是
“我就是警察”。这下辱及警察，我
忍不住了，走了几步上前，“你是
警察，把警官证给我看看，要不要
给你的分局风纪处打个电话？”这
下，拿不出证件的他老实了，跷着
的脚放下了，手中的烟也掐灭了。

静
安
诗
草

!

!

!

!观
林
徽
因
纪
念
展

邓
婉
莹

民
国
风
华
众
口
传
!

林
家
小
女
最
偏

怜
"书
飞
锦
翰
藏
尘
迹
!

镜
惜
玉
容
留
绮
年
"

比
翼
终
成
梁
上
燕
!

低
眉
曾
顾
水
中
莲
"

千

山
烽
火
千
山
梦
!筑
就
人
间
四
月
天
"

咏
枫

郭
幽
雯

霜
降
枝
头
妩
媚
摇
!

层
林
尽
染
万
千

娇
"迎
风
迎
雨
缤
纷
舞
!

入
画
入
诗
灵
秀
描
"

野
火
浑
如
燃
峻
岭
!

丹
霞
恍
若
挂
云
霄
"

谁

言
红
叶
会
愁
客
!飘
落
吴
江
听
晚
潮
"

甲
午
立
冬

褚
建
君

天
色
碧
如
洗
!

园
中
群
鸟
鸣
"

冬
春
混

不
辨
!哀
乐
了
无
更
"

霜
雪
几
多
远
!

巢
窠
何

处
营
"问
君
数
缄
口
!心
旷
白
云
生
"

《出国糗事》十日谈征文
! !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到国外出差、旅
游、探亲已很寻常。然而人在旅途行色匆匆，难免就
会丢三落四出状况；人生地不熟，还难免会遇到些尴
尬事出洋相……《出国糗事》十日谈征文，欢迎说出
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旅途趣事，让我们一起来大笑一
场吧！来稿请控制在 -.++字以内，征文截止日期：
-'月 -+日，投稿信箱：/012345678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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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来好笑，小时候最
让我头疼的竟是与人打招
呼。我这个人用奶奶的话
说———怕羞牛 （害臊）。
见人怕说话，至多笑一
笑。常听到和从文学作品
中看到人们对可爱的小男
孩的描述，好像不外乎机
灵的会说话的大眼睛（像
《闪闪的红星》里的小冬
子），甜甜的乖巧
的小嘴之类。可惜
我的眼睛上眼皮有
点肿不算，还灰蒙
蒙的没一点生气。
嘴巴倒还大，就是
张不开，见人就
躲，实在躲不过这
才微微动了动，发
出的声音往往连自
己都听不见。可想
而知我怎样地不可
爱了。事实上又何止不讨
人喜欢，有一两次我甚至
惹恼了一位老太太（我妈
妈的姑妈），就因为见着
她时仅仅笑了一下，使她
疑心我对她大大地不敬，
因而气得脸色发青，逢人
便说我不懂礼貌。
唉———
我又何尝不愿做个玲

珑乖巧讨人喜欢的小天使
呢。有多少次我梦见过自
己泰然自若地在人群中唱
歌、舞蹈、讲故事，人见
人夸，我得意极了，然而
醒来时一切依旧……
每次大老远地看见老

师的身影，我便紧张地思
考。我该怎样地问候他呢？
吃过饭了吗———废话，太
阳都升得这么高了，谁还
没吃过饭；那么问，您上

哪儿去呀———还能去哪
儿？学校呗；干脆说，您
好———多别扭……未等我
选择好措辞，老师已到跟
前了。斗胆一抬头，又赶
紧低下，“老师”，没下文
了。老师听见了么，我不
知道，但他笑了。
“哦，哦”他竟仿佛听

懂了似的，点着头，微笑
着过去了。有时，
他还放慢车速，告
诉我那天的作业完
成得不错。有那么
两三次，我正和妈
妈在一起，妈妈照
例地斥责我，“这
么大了，见着老师
都不晓得叫”，然
后照例带着歉意无
奈地向老师解释从
小“怕羞牛”。我

极清楚地记得，当时老师
转过身来看着我，“我看
他很懂礼貌的呢，每次见
面他都微笑地问候我的。”
他满意地说。顿时我不禁
泪流满面……
天地良心，对老师如

此，对每一个认识的长辈
我也都如此。每次一瞧见
他们的身影，我的大脑便
高度紧张起来：我该用怎
样的语言、表情去问候他
们呢，再不能小里小气的
了。大方点儿，大方些，
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又
不吃人。我斥责自己，勉
励自己，命令自己。事后
往往还后悔上好几天，责
怪自己的无能，为自己带
给他人的不快而羞愧。然
而有谁留意我生来的胆怯
和腼腆呢？（可能除了老
师）。人们注意到的仅仅
是我勉强的一笑，没礼
貌，不懂事，换句话说也
就是对长辈不知道敬重，
他们是这样下结论的。

那时我是多么痛苦
啊，我确确实实对长辈是

满怀敬意的啊———满怀敬
畏。这敬畏几乎是天生
的。它充斥着我整个的大
脑和心灵。可人们却怎样
地看我呢？———天底下唯
有老师是最善解人意的
了，我常这么想，更由此
产生出万般的感激。
我终于学会热情而高

声地问候了。不会也不行
啊，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又参军到了部队“大学
校”。在我还是一个孩子
的时候，我的那些受人尊
敬的父老乡亲曾那么疑心
过我的轻慢，并因此而不
快。那么如果再受到一个

喝了故乡长大并上了大学
又当了军官的“轻慢”，
恐怕他们不只会说我不懂
事了。我忽然变得伶俐起
来。自然，我也立即得到
了夸奖。“究竟到了部队，
还上了大学，受的教育多
了，懂事多了。”他们瞧
着我，满意地说。我点着
头，似乎用心地听着，心
里却满不是滋味。人们
啊，为什么这么看重表面
的现象呢？———天底下最
善解人意的只有老师了。
一个傍晚，我跟宅上

也当老师的堂叔说了我的
看法。堂叔沉思着，然后

摇了摇头，“做教师的固
然比一般人了解学生的心
理，比较善解人意，但这
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主
要的原因在于，我想，在
于他们对学生，对他人一
无所求，往往一个微笑，
也就够了。”
一个微笑，也就够了！
我忽然悟出了什么，

顿时热泪盈眶。
天底下只有老师是最

值得尊敬的。

雁荡写生 （中国画） 王谷夫


